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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大境门

雄关横亘一门开，
塞外江山何壮哉！
清水东流声浩荡，
长城西上势崔嵬。
九州定鼎刀兵罢，
四海同风春潮来。
不见狼烟三百载，
残阳衰草掩墩台。

小境门

桃源亦比此门宽，
轴断轮摧并辔难。
汉将登城升铁闸，
胡儿下马解金鞍。
关前莫恃山河险，
塞外应忧风雪寒。
但使苍生皆乐业，
三军卸甲九州安。

鸡鸣山

仙人倒覆紫金杯，
万壑千岩锦绣堆。
雁唳长随秋色去，
鸡鸣遥伴晓风来。
松间寺庙径皆扫，
山下关城门未开。
塞外谁言无胜景，
苔阶且卧莫催回。

鸡鸣驿

肃秋冷月照残城，
紧锁关门不得行。
霜染青砖邮马怯，
风磨赭瓦信鸿惊。
游商易醉听胡乐，
戍卒难眠唱汉声。
今日谁为羁旅客，
鸡鸣驿下待鸡鸣。

过土木堡

九边宣大最伤情，
荒草残垣土木城。
烽火千年军出塞，
烟尘百里寇围京。
兵骄将傲功名急，
臣暗君昏社稷轻。
十万王师埋骨处，
秋风肃肃送悲声。

蔚州城

霖雨偏逢过蔚州，
玉皇阁上暂寻幽。
久闻香火灵岩寺，
惯看狼烟镇远楼。
阉宦禁中多拜相，
将军塞外少封侯。
兴亡自古朝堂事，
今日秋风笑我愁。

过元中都

焦土寒灰草木生，
皇城内外尽农耕。
秋风萧瑟空惆怅，
御道荒凉犹纵横。
万里舆图千国惧，
百年祚运一朝倾。
登临莫话兴衰事，
且倚残碑听雁声。

过梳妆楼

塞外奇楼未记书，
人言辽后置琼梳。
昔年雄壮王侯冢，
今日荒凉魑魅墟。
牧笛一声愁不尽，
秋风万里恨难除。
残阳古道牛羊去，
独立苍茫天地初。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人
民检察院）

七律·塞外行（组诗）

张海生

今年端午节早晨 5 点，手机就响个
不停，拿起一看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
码。我以为是那种广告、推销电话，放
在那里任意等它自动停止。过了一会
儿，电话再次响起，还是同一个陌生号
码。我按下接听键，听筒里传出一个浑
厚的男中音：“老肖，怎么不接电话呢？
我是刘得草，今天端午节放假，到我的
生态林场来看看，顺便聚聚，有好多问
题问您呢！”

这个刘得草，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和刘得草都曾住在火焰山脚下

的小村庄。对了，不是新疆的火焰山，
是湖北的火焰山。因为都叫火焰山，所
以也有人嚷嚷《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就
是这里的火焰山。跟新疆的火焰山不
同，这里的火焰山绵延几十里，森林茂
密，野鸡、野兔很多。自古以来这里的
村民都有打猎的习惯，刘得草自小跟
随他爹打猎，箭法过硬，射得又准，在
十二三岁时他打猎的技术就比同龄的
人要强得多，人称“赛李广”。

刘得草凭着他的打猎技术，为自
己读初中挣得了学费和生活费。初中
毕业那年，他爹病逝，成绩优秀的他放
下学业，白天在田里劳作，夜里上山打
猎，供养三个弟弟妹妹读书、成家。记
得 1979 年腊月廿四那一天，食品所一
位师傅在大队干部陪同下，沿村帮助
农户杀猪迎新年，听说刘得草小小年

纪就有如此的狩猎手艺，根本不相信。
他信誓旦旦地说，要是刘得草这个时
候能打到兔子，他就带毛生吃下去。刘
得草二话不说，背上土铳就出了门。一
个小时后，刘得草拎着一只兔子回来
了，硬是要那位师傅把兔子生吃下去。
最后还是在众人调和下，师傅以市场
价将那只兔子买了下来。

后来，我到外地求学和工作，很少
回乡。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偶尔村
里人谈起刘得草，依然是白天种田，晚
上打猎。

今年春节回乡，有人讲起刘得草
的一个故事。2019 年夏天，刘得草将在
山上打的兔子、猪獾发到微信朋友圈
里售卖，这下出了事儿——有人据此
向林业公安派出所举报，公安机关侦
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
诉。办案检察官走访案发现场过程中，
听到村民纷纷议论：打几只兔子和野
鸡也犯法？千百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

以前都没有犯法，这次就犯法了，是不
是小题大做？……听到村民的议论后，
检察官认为村民法治意识薄弱，对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特别是国
家级、省级保护动物缺乏应有的认识。
针对这种情况，检察官与法官协商就
地开展公开庭审，邀请当地百余名村
民旁观庭审。庭审现场，检察官释法说
理，讲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此前刘得草已经知道自己行为的
性质，但是再次听了检察官的话之后，
刘得草依然不时地点头，一脸的悔恨。
他表示今后再也不打猎了，并且发誓，
要学会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和
平共处……

聊起这个案子的村民说，以前还
真不知道打猎违法，听了检察官的解
释，才知道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
动物的重要性，“以后我们也不去打
猎了”。他们还说，刘得草的案子庭审
之后，村里成立了一个保护野生动物

协会，被判处缓刑的刘得草不仅当起
了护林员，还是村里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的宣传员，主动向游客讲述保护野
生动物的重要性……

放下电话，我带着一家人驱车 200
公里回到老家。远远望见刘得草夫妻
就站在村边，车刚停稳他就迎了上来：

“走，去看看我的生态林场。”走近林场
边，迎面立着写有“爱护鸟类，不打鸟，
不带火机等物进林场”的告示牌，告示
牌宽高都有三米。

“现在你是时时都在做保护鸟类
的宣传呀。”我调侃道。

“以前我是不懂啊，现在知道了，
尽 力 做 好 吧 ，尽 力 弥 补 以 前 的 过 错
吧。”刘得草说得认真——这位同村老
乡，似乎真变了一个人。

边说边走，我们进了树林，一只野
鸡被惊飞。

“林场里还有野鸡呢？”我惊呼。
“不光有野鸡，这两年兔子、猪獾

也在林子里筑窝，野生动物多了。”刘
得草有点得意。

指着山坡那边 300 余亩的林地，刘
得草说那是他承包的。300 亩林地上的
树木属于公益林，他想把公益林全部
砍 掉 ，种 上 白 茶 等 经 济 林 ，问 了 村 里
人，村里人说林地是他承包的，他想怎
么干就怎么干，都行。刘得草说，林地
是他承包的没错，但他不知道能不能
砍，上次打野鸡卖的事“犹在眼前”，得
吸取教训。“您在检察院工作，应该懂
法。这不，我就想向您请教呢！”我告诉
他，私自砍伐树木肯定是违法的，砍伐
树木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申请采
伐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批准的数量砍
伐，超越范围就是违法。我还在手机上
搜索出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
是《为种白茶，在承包的山地上滥伐林
木》，递给刘得草。刘得草看得很仔细：

“我的情况和他相似啊！幸亏问了你，
不然又做傻事了……”

“砍伐需要审批，砍这么多可不一
定能批准的……”刘得草自言自语道。
过了一会儿，他说：“算了，干脆不种白
茶了！林子里这么多鸟儿，如果林子没
了，这些鸟儿也没地方去了。算了吧！”
说完这话，刘得草一副释然的样子。我
拍拍他的肩，他咧了咧嘴。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
人民检察院）

“赛李广”刘得草
肖克

一条不长的小街，将城东的主街
道与城西的河滨路连在了一起。每当
从街头走过，时常会有一幅画面浮现
在眼前，让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
在这里租房办公的那段日子。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山
区检察院刚刚恢复重建不久，陆续调
入的人员到位后，办公用房就显得有
些紧张了。无奈之下，单位决定在外租
房，把我们科室搬出去集中办公。

经过四处打听，看中了一个比较僻
静的小院落，位于小县城中段的一条小
街上，之前曾经是一家小旅馆，与院机
关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的样子。

小旅馆临街而建，只有前后两栋
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与两边的民房
仅一墙之隔，中间是一个狭窄的小天
井，临街的一间房子便是进出的唯一
通道。小院虽然不大，但结构紧凑，远
离 闹 市 ，适 合 办 公 办 案 。经 过 再 三 磋
商，最终把小旅馆的大部分房子都租
了下来。

刚从机关搬出来，一切还在凌乱
中，检察长便来新址查看了。刚走到大
门前就停下了脚步，盯着小楼的外墙
若有所思，随即抬手指着旅馆的名字
说，我们对外得有一个牌子才行，要让
老百姓知道是检察院在这里办公。随
后不久，办公室就送来了一块散发着
油漆味的方形标牌，上面的名称由机

关全称和科室名称组成，其中的院名
是 中 规 中 矩 的 宋 体 字 ，而“ 经 济 检 察
科”五个苍劲有力的行楷字，则由检察
长亲自书写，可见领导对我们工作的
重视和期望。

崭 新 的 标 牌 悬 挂 在 大 门 的 正 上
方，在阳光的照耀下，白底黑字的牌子
显得格外庄重和气派，引得过往行人
纷纷驻足观望，更有人好奇地打听这
里是个啥单位。

搬入新的办公地点后，各方面的
条件都大为改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
了单独的房间。尽管宿办合一，面积大
小不一，但在当时，这条件是很多人连
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大家都特别开心。

记得刚搬来的时候，有一个同事
开玩笑说，我们就像是院里派出的“分
院”，一来二去说的人多了，大家也就
习惯了这个称呼，从此“分院”便成了
我们科室的代名词。

自从搬到“分院”后，除了周三、周
六要到院机关集中参加政治理论和业

务知识学习外，其余时间我们一般都
在小院里上班，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
里，或审阅案卷，或读书看报。有时候
没事了，我就从内勤那里借几本诉讼
内卷，独自待在房间里慢慢翻阅，仔细
琢磨不同案件的侦办技巧，以及制作
讯问笔录和法律文书的要领。

在“分院”的那些日子，感觉最神
秘的事情，莫过于讨论案件了。

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之初，人员
来自四面八方，但几乎都没有专门系
统地学过法律，自然也就没什么办案
经验可谈。每当接到办案任务，大家都
是边干边学，特别是在案件的处理上
格外慎重，几乎每个案件都要集体讨
论、集思广益。

“分院”的会议室有些简陋，几张
三 抽 屉 办 公 桌 拼 凑 在 一 起 就 是 会 议
桌，那时候好像也不讲究什么座次，开
会都是围着桌子随便坐，桌子边上坐
不下，就坐在两边靠墙的长条木椅上。
开会时都是门窗紧闭，而几个“烟枪”

则你一根我一根地轮流散烟，整得满
屋子都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在烟雾
缭绕中，大家一边听取案情汇报，一边
发表个人观点，有时候一个案件要讨
论大半天，在会场上争得面红耳赤的
是常事。作为一个刚入职不久的新人，
我特别喜欢参加案件研讨会，因为可
以从案件讨论中更直接地学习到业务
知识和办案技巧，而这些恰好是书本
上没有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
业余生活比较单调，年轻人有的爱好
体育锻炼，有的喜欢待在房间里听流
行歌曲，几盘翻录的音乐磁带总是百
听不厌。从区乡调回来的同事中，有的
会吹笛子、拉二胡，兴趣来了就自娱自
乐地一边吹拉一边哼唱。而更多的时
候是凑在一起下象棋，或者玩扑克牌。
大家一边打牌下棋，一边东拉西扯地
说一些工作上的事，单调无聊的时间
也就这样打发了。

不久，院里给我们配了一台黑白

电视机。当天下午，我们几个年轻人就
开始忙乎起来，先是骑上自行车跑到
城郊去找竹竿，一个村民在得知我们
的来意后，二话没说就从屋后的竹林
里砍了一根长竹竿，我们几个人轮流
用自行车运回“分院”。然后迫不及待
地忙着绑竹竿、架天线、调信号，一切
就绪后，就焦急地等待电视差转台发
送电视信号。

那个年代，电视机是比较稀罕的
高端商品，还很少进入寻常百姓家。所
以每当下午下班之后，就是“分院”最
热闹的时候。大家只要没啥要紧事，晚
饭后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会议室看
电视，从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开始，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仅有的两三
个频道都没有了信号，这才打着哈欠
意犹未尽地各自散去。

两三年后，单位新建的办公楼竣
工了，大家都期待着“乔迁新居”。接到
搬 迁 通 知 后 ， 大 家 动 手 整 理 档 案 资
料、办公家具和私人物品，然后借了
两个架子车来搬运物品，前前后后耗
费了好几天时间。当最后一辆装满物
什的车启动的那一刻，大家却都有些
依依不舍了，毕竟，大家在“分院”里一
待就是几年，跟小院有了一种无形的
牵连……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检
察院）

在“分院”的那些日子
吕晓

赞荷

淤泥深处酿修德，
出水才明好景圣。
世上孰能比此种？
思过三省悟人镜。

残荷

雷雨无情逢午夜，
残荷难耐落华容。
眺望满目尖尖出，
仍有繁花变葱茏。

（作者单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
区人民检察院）

七绝·荷花（二题）

田雨生

一直都说不清对于自己的家乡有
着什么样的感情，如同说不清对于自
己 的 父 母 有 着 什 么 样 的 感 情 。 依 赖
么，有；隔阂么，也有；期盼么，有；失望
么，也有。或许矛盾的感情才是最真
实的感情。情感的复杂让我对这个生
我养我的地方总是充满了一种陌生的
熟悉。是岁月在它身上发生了变化，
还是我看岁月的心态不再一样，谁也
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任
凭时间改变了一切，心头的这一份鱼
水之情，也绝不会就此淡去。

也许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桐照这个
地方，那只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中国曲折绵长的海岸线上其中一
个小点，根本不会惹人关注。正是这
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却延续
了近千年“渔”的传统，在渔民的辛勤
劳作中逐渐发展成为屈指可数的渔业
大村。

据《奉化市志》记载，桐照之名缘
起五代，“后山名高梧，山上梧桐繁生，
枝 叶 对 照 映 辉 ，故 名 桐 照 ”。 桐 照 的

“ 姓 氏 ”则 是 经 历 过 无 数 次 复 杂 的 变
化。从刚刚解放时候的“乡”，到 1958
年公社化以后的“公社”，上世纪 80 年
代又重新回归“乡”的姓氏，80 年代末
则由乡改镇，最终于 2005 年并入浙江
省奉化市（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莼
湖镇，确定为桐照村，至此，这个渔村
的姓氏变迁终于尘埃落定。

作为“80 后”的我应当是经历了渔
村的两次姓氏变迁，印象中隐约还记得
就读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时，时任桐照
镇镇长的某位干部曾来给我们作了一
次演讲，讲话的内容早已模糊，如同小
学门口挂着的那块印有“桐照中心小
学”字样的牌子一样，被海风侵蚀得看
不出本来面目，而“桐照镇”这个词却深
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成为我翻阅当初记
忆中对家乡印象的主要关键词。

上世纪 90 年代流行交笔友，我时
常在信封上写下大大的“桐照镇”三个
字，以此来彰显我们海边少年的大气
与潇洒，实则也有掩饰自己笔迹不太
美观的小小意图。

只是，不管镇也好，村也罢，都是
一个外在的称呼，不曾改变它的本质，
依旧是那个质朴的渔村，依旧是那些
勤劳的渔民。

当初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民们
被分为农业队和渔业队两大组，农业
队务农，渔业队出海捕捞，同时自然而
然地形成了农业村与渔业村两个特殊

“村落”。时至今日，村里依旧沿袭着
如此分法，只是农业队与渔业队的成
员分工早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务农
的村民越来越少，绝大多数都投入到
渔业捕捞的行业。

靠渔吃饭的劳动力将近占据全村
1 万多人的八至九成，钢质渔船的数量
也飙升至近 500 艘，村子里甚至还拥有
着自己的造船厂，桐照一举成为浙江
省乃至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渔村。

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几乎我的所
有家族成员都是渔业队的。

爷爷是个历经沧桑的老渔民，骨
子里流淌着渔家人的朴实善良，一辈
子和渔船打交道，年轻的时候也是船
上 的 一 把 好 手 ，拉 网 捕 鱼 经 验 老 到 。
退休以后，他时常被一些水产养殖场
聘请做门卫，照看厂里的一些琐事以
及货物往来，一则因为爷爷老实憨厚，
尽职尽责，二则是他老人家夕阳虽暮，
余晖犹在，几十年的捕捞经验让他对
水产品质分辨沉淀了深厚的功力。

我的父亲并未参与过出海捕捞，
他是从事水产品买卖的，担任过许多
水产养殖冷冻厂的厂长职位。他继承
了爷爷的老实正直，在生意方面格外

看重诚信。所有的货物都是由他亲自
经手，每一次渔船到岸，不管夜多深，
不管风多大，他都亲自到船上挑选，容
不得有一些不新鲜的残次品混入交付
给顾客。

许 多 时 候 ， 父 亲 跑 码 头 跑 得 勤
了，甚至忘了吃饭睡觉，看着母亲担
忧关切的表情，我不禁埋怨父亲把码
头当成了家，反倒把家当成临时靠站
的码头。

父亲总是默然以对，不善言辞的
他只是留给我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
多年之后我才读懂，没有父亲辛勤的
码头奔波，也就没有我们衣食无忧的
和谐家庭。不仅对父亲而言，码头就
是家，对成百上千的桐照渔民而言，也
是如此。

桐照的码头有一个称呼，叫作“小
水埠头”，我不知道它的名称由来，只
知道这里不仅是归船靠岸的地方，还
是渔村人最喜欢休闲散步的地方。

闲暇之际，约三五知己在小水埠
头散步谈天，品尝着迎面而来混杂着
海水与海泥独特味道的晚风，卓立于
岸，远眺群山，渔村人的精神寄托仿佛
在这一刻融入整座码头。

这里也不乏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欣
赏海景的，码头上堆砌的渔网、岸边步
履匆匆的鱼贩、滩涂地里拾捡海苔的
渔人、近海往来频繁的小船，这一切对
渔村以外的人而言都是那么新鲜。

我曾见过一位游客用矿泉水瓶盛
了一些海水，品尝一口，海水的苦涩与
腥咸味让他眉头直皱，但他居然兴高
采烈地对同伴嚷道：“我终于尝到了海
水 的 味 道 。”他 的 同 伴 们 也 是 纷 纷 效
仿。这一场景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渔
家少年格外自豪，小乡村有小乡村的
独特风味，再繁华的大城市也无法令
人享受到这一点。

9 月份开渔之后，码头上则又是另
外一番景象，用一个词来形容——繁
忙。

此时，原本靠岸停泊的渔船纷纷
拉 旗 离 港 ，齐 赴 远 洋 捕 捞 ，码 头 边 上
密 密 麻 麻 的 船 影 转 瞬 之 间 消 失 大
半。与此同时，岸上的人们也开始忙
碌 起 来 。 大 家 都 在 等 待 着 第 一 拨儿
归来的渔船。

往往在十天半月左右，第一拨儿
归来的渔船靠岸，时间多为夜间到凌
晨 。 码 头 上 早 已 候 满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人，推送冰车的、等待收购的、观望行
情的等等。

这一批归船意义非凡，它们不仅
承载了渔民对平安、收获的期盼，而且
对后续的出海捕捞有着鼓舞和指导的
作用，可以说它们就像一盏灯，灯的亮
度有可能照见渔村这一年的渔业发展
形势。

忙碌的气氛大概要持续到年底，
然后大家都开始准备过年所需物资，
船上也会给渔民适当的假期与家人团
聚，再辛勤的人也是需要休息的，更何
况是在中国人民最传统的春节。

不需要为生计忙碌的孩子们则时
常在海边三五成群，用一些简单而朴
素的快乐填充着各自的童年。游泳、
抓鱼、踩滩涂……渔家生活的童趣是
离不开大海的。

我们会坐着尾部装有柴油动力马
达的小船在离岸不远处的海面上“横
冲直撞”，肆意享受着海水的温柔与宁
静；我们会踩着刚刚退去潮水而显露
出来的滩涂地，拾捡鸭群无意中遗留
在这里的热乎鸭蛋。

海边的纯天然氛围是每一位渔家
少年生命中的乐园，与之关联的词汇
只能是“温暖”“宁静”“自由”等，
仿佛喧嚣与冰冷的感觉永远无法蔓延
进来。

渐渐地，曾经的滩涂地旁已经陆
续盖起了不少崭新的居民住宅，而这
一批海边住宅的时尚外形也显示出村
子经济的发展与村民生活的改善。人
们越来越明白，渔村也需要大步迈进，
渔民也需要奔向未来。于是，就有了
风情海湾等一系列海边的旅游建设项
目。可以预期，渔村的未来将会是一
幅宜居宜游的美丽画卷。

日复一日渔的传统使整个村子沉
淀了深厚质朴的渔家文化，朝气蓬勃
的渔业发展使每位渔民展现出勇往直
前的大气风采。直至桐照荣获中国渔
业 协 会 授 予 的“ 中 国 第 一 渔 村 ”的 美
誉，它近千年来所经历的渔路艰辛终
于又翻到了新的篇章。

当然，这并非它的终点。恰恰相
反，桐照正如一艘蓄势待发的渔船，在
风 中 破 浪 起 航 ，不 断 开 拓 着 新 的 航
线。终有一天，桐照的名字必将会像
海上的波浪一样翻腾汹涌，让全世界
都看到，中国曲折绵长的海岸线上那
灿烂闪亮的一点。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人民检察院）

我的渔村我的海
林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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